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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甘」味人生
騎著腳踏車由美濃返家的途中，會穿過一片遼濶無際的農田。這片看不到起點與終點的農田，早期是台糖公司的甘蔗農場，但如今已不種甘蔗，而是分割成一塊塊小農田，出租給農民種植各式各樣的蔬果。不過，在農場旁的幾塊私人農地上，依然可見到茂密的蔗林，其中一塊甘蔗田便是碧桃阿嬤的。
遠遠的見著我，碧桃阿嬤便熱情的喊我過去吃甘蔗。她自信的說，她種的甘蔗甜脆又多汁，不像以前糖廠種的甘蔗，硬梆梆的，牙都快給咬斷了。我好奇問道，以前糖廠種的甘蔗很難吃嗎？她說，在那個生活窮困的年代，糖廠的甘蔗雖然又硬又不太甜，但卻是她童年嚐過的最甜美的滋味，而糖廠小火車更是孩子們的「零食補給站」。
吃原料甘蔗在那個年代是違法的，但那滋味實在太誘人了，阿嬤總是不顧大人的警告，與同伴相約放學後去鐵軌旁等載甘蔗的小火車，一待火車經過，大夥就一擁而上，邊跑邊用力把火車上的甘蔗抽出來。至今，那一群孩子追著小火車奔跑的畫面、抽甘蔗時的緊張心跳、豐收的歡呼聲、啃食甜美滋味的愉悅感覺……，都成了她難忘的美好回憶。只是現在，她總感覺那個甜美滋味中多了一個味道──心酸。
碧桃阿嬤已經六十幾歲了，仍然每天到蔗田賣力工作，臉上深刻的歲月痕跡，便是她長年在艷陽下辛苦工作的證明。阿嬤一生坎坷，直說自己就是就勞碌，不做就沒得吃，邊說還邊伸出雙手，讓我看她那長滿厚繭的粗糙手掌、扭曲的姆指與食指、長年被蔗葉割傷的皮膚。連算命仙都跟她說，她一生命苦，但到了中年就習慣了。確實，她早就見苦不苦了，還笑說她這輩子賺最多的，就是這些傷。
阿嬤笑笑的表示，人生就好像抽甘蔗，有人一抽就抽到雙頭甜的，怎麼吃都甜；有人抽到頭甜尾不甜的，倒著吃，越吃越香甜；她的運氣差，抽著一根雙頭都不甜的。但她眉頭一掦，樂觀的說，再苦，也笑著面對，這樣心情會快樂些。你看，我抽到的甘蔗雖然沒有滋味，但還是可以吃到養分啊。她還說，回頭看過去，不禁佩服自己竟然能咬牙撐過幾十年，內心也為自己的樂觀和韌性感到些許驕傲呢。

碧桃阿嬤的樂觀、堅毅精神，令人想起英國理論物理學家史蒂芬‧霍金。他在21歲時被診斷罹患了漸凍人症，醫生預期他只剩兩年壽命，但他不向惡疾讓步，憑著堅毅的意志，克服了身體日益癱瘓的問題，而且他在科學上的成就都是在他病發後獲得的。霍金不但證明了殘疾並非成功的障礙，更是代表本世紀的一種象徵，一面為生命與興趣而努力不懈的旗幟。
面對不得志的人生，宿命的人會怨恨，為什麼有人可以那麼幸運，我卻這麼不幸。他們會坐等幸運從天而降，坐等老天為他們榨一杯香甜甘蔗汁；而意志堅定的人，從不會為歲月艱難哀嘆，更無暇為命運坎坷悲傷。他們拿起鎌刀，一路披荊斬棘，不怕被倒伏的甘蔗絆倒、無懼被鎌刀似的甘蔗葉割傷皮膚，到達屬於他們的甘蔗園，只為了親手為自己榨一杯甘蔗汁，一嚐那無人可以領會的甜美滋味──成功的滋味。
老天不會為我們榨好甘蔗汁，但給了我們健全心智，就意味著要我們學習思考、轉念；給了我們一雙手，就意味著給了我們逆轉、翻盤的機會。與其終日抱怨人生不公平，還不如好好思考如何從困境中尋找轉機，把我們的人生變得越來越有「甘」味。
